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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捐赠

“爷爷”

一瓶开水的虚惊久违了，大喇叭

想念一碗热面皮

□ 逄春阶

庚子年正月初二早晨，我们一家人围
坐在火炕上，正吃着饭呢，前院村的三舅骑
着三轮车来看望母亲。放下牛奶，三舅对我
说：“外甥，你也甭去看我了，别再客套，快
回济南吧，再不走，就堵在村里了。俺庄里
大喇叭吆喝半天了。”我说没事吧，话音未
落，就听村头上的大喇叭响：“全体村民注
意了，全体村民注意了，武汉发生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后统一简称“新冠肺
炎”）……”是我本家弟弟、村支书逄春礼在
喊，声音很急促。

我愣了一下，这大喇叭声，有多少年没
听到了啊，这透着泥土气息的被放大了的
声音，亲切地把我沉睡的记忆唤醒。

我童年最早的记忆，除了母亲的呼唤，
大概就是大喇叭了。长大后，说话嗓门大，
一直搞不清原因，想来想去，是不是受了村
头上大喇叭的影响呢？大嗓门原来是大喇
叭培养的。

村头那大喇叭绑在高高的杨树杈上，喇
叭上面，斜出的树杈上，是一个喜鹊窝。小时
候，在喇叭下面听样板戏，瞅着喜鹊窝那黑
黑的一团，奇怪喜鹊们也不嫌吵。前几年，我
还提起这事儿，母亲说，喜鹊可能耳背。

妻子早早发动起车等着我，我却仰头
听着大喇叭喊。其实，我不用仰头，也听得
很清楚，我仰头的姿势，是一种习惯。小时
听广播，都是把头微微地仰着。妻子紧张地

催促：“还没听够？快走！”上了车，我把车窗
打开一半，任那大喇叭声钻进车里来。“戴
口罩、勤洗手、不串门……”春礼弟弟的普
通话有点儿长进。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喇叭是村里的神
圣之物，文化标配。村里的大小事项，都由大
喇叭来广播。村干部通过大喇叭下发通知、
安排工作。春耕、夏锄、秋收、冬藏都要通过
大喇叭强调一遍。谁评了先进，谁偷了东西，
也要公布几遍。大喇叭能褒也能贬。

大喇叭有个好处，不妨碍干农活，一边
干，一边听。我小，不大在意，最关心的是，
大喇叭一大早喊：“社员同志们注意了，今
天晚上放电影……”吃过午饭，我就要去浯
河边的沙滩上去占地方。

银灰色的大喇叭憨憨地蹲在杨树杈
上，倘若是夏天，大喇叭掩映在绿叶丛中，
风吹过，露出一点点的银白。大喇叭外形如
一朵大大的牵牛花，而我看到牵牛花，也会
想到村头的大喇叭。

大喇叭喊的内容随着新时期的到来，
也变了。往往是，先听到喇叭“刺啦刺啦”
响，接下去放一段茂腔，譬如《小姑贤》或是

《赵美蓉观灯》，这是前奏，跟上广播：“大队
里进了一批化肥……”广而告之。大喇叭也
有了市场意识。

再后来，信息渠道越来越发达，大喇叭
很少广播了，大家也就忘了它的存在。它依
然在树杈上。偶尔路过，会看到喇叭那银色
的口沿上，落了一些白鸟粪。

车过了浯河桥，再过南杨庄、后院、葛
家庄，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伴着大喇叭的吆
喝，我一下子警觉起来。赶到安丘岳父家，
岳父的几个外甥一大早自诸城相州来看望
他的舅舅，他们说村里的大喇叭也广播了。
本来要在安丘住一晚，吃完午饭，我就急匆
匆赶回了济南。

是接地气的大喇叭提醒了我，劝说了
我。农村是社会的神经末梢，神经末梢都动
起来，那一定是疫情很严重了。

远离农村，宅在济南的家里，被手机控
制。网络视频在晒各地大喇叭的声音，各地
方言大展览，我听着，忍不住笑。威海农村
的村妇委会主任的广播特别有意思。我从
微信上看到，她们霸气十足，“硬核”话说得
干脆利落，配上独特的胶东口音，幽默风
趣。比如文登区侯家镇朱家村妇委会主任
娄顺英，在大喇叭里劝解，一开口是“歪

（喂）、歪（喂）、歪（喂）！”一声比一声高，传
递出防疫的危急气氛，接着开始用非常标
准的倪萍那“今儿刮明儿刮后儿还刮的天
气预报”口音说：“有些银（人）就是不知道
么（什么），这么雪（说），他就是不听，你觉
得你就俊不是？村里几个老娘们儿，习惯
性地撑饱了，还得出来溜达两圈儿，再串
两个门子，都嘚瑟起空了，火都烧到腚了
还都不知道上火。有的出来连个口罩都不
戴，我看哪，你这么嘚瑟，连棵毛都嘚瑟得
没有了！再这样嘚瑟，我就得想办法了，采
取措势（施）。”这样的话，村民听得懂、听得

进，土而不僻，通而不俗。喇叭声声，看似无
情甚至绝情，却是有情的提示，不同角度的
表达，有相同暖意。

在农村，老年人多，他们不比年轻人天
天刷微博、看微信，缺乏对病毒的认识和警
惕，防护意识特别差，但大喇叭天天放抗疫
广播，慢慢地，也就听进去了。这是个管用
的法子。

跟当支书的这个本家弟弟春礼通电
话，他说：“锅锅（哥哥），防疫，大喇叭吃了
很大劲，一天广播两遍，早晨一遍，晚上一
遍。”春礼守规矩，严格按照社区发的明白
纸广播，没有网上那些大喇叭的泼辣，但他
能保证每一句话，都送到老百姓的心里。

“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什么是新？什么是旧？“大智移云”（大

数据、智能机器人、移动互联网、云计算）是
新的，可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要家喻户
晓，大喇叭派上用场了。你说，大喇叭是新
是旧呢？

新也好，旧也好，管用最好。新也不一
定就好，新冠肺炎还是新的呢？它是恶魔。

支书老弟说：“大喇叭是被动的，是人
操控的，它能把人的声音放大，不管是对
的，还是错的。要紧的是，得管住大喇
叭，管住大喇叭，首先得管住自己的嘴
巴，让大喇叭在该发声的时候发声。”

童年里的大喇叭，像牵牛花一样，一
直在我的心坎里绽放着，它是我乡村记忆
的一部分。

□ 汤晓燕

疫情防控期间，山城街头巷
尾昔日随处可见的面皮店也与其
他各种门店一样，全部关门歇
业。一天两天不吃还行，但时
间一长，总感觉缺点啥，于是
一发不可收拾，越来越想念那
熟悉的味道。

对许多汉中人来说，一天
的生活是从一碗热面皮开始
的。不管到汉中哪个县，哪怕
是去某个偏僻小镇，别的吃食
店不一定有，但面皮店是一定
能找着一两家的。街角里、路
边上，不需要繁华地段，也不
需要阔大门店，只要能放三两
张桌子就行。一进店门，便能
看见厨房的大锅里坐着的大蒸
笼，招呼一声：“老板，来碗
热面皮！”不出三分钟，保管
那新鲜出笼、冒着热气、淋着
红油的热面皮就上桌了。无需
矜持，也不用优雅，稀里哗啦
快速下肚，那酸香淋漓的滋味
不仅能抚慰你的肠胃，也会让
你的味蕾得到极大满足。

记得有一次和几个朋友在
湖南待了一星期，回程时从汉
中下了火车，大家不约而同第
一件事就是找家面皮店过把
瘾。还有一次在北京，听说有
个地方专卖陕南面皮，于是绕
了好远的路跑过去解馋，被朋
友笑话：跑北京来吃面皮，你
还能再出息点吧？

今年宅在家的日子，其他
还好说，但少了街头随处可见
的饮食店的帮衬，每天准备一
日三餐，算计着吃什么、怎么
吃，对我这种不怎么热爱厨房
的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不
轻的负担。有段时间看到微信
朋友圈许多人在晒自己制作的
面皮，各种各样的技巧和成

色，还美其名曰参加“汉中家
庭面皮大赛”，于是心血来潮
兴冲冲加入“大赛”行列。翻
箱倒柜找出很久前就冷落在不
知哪个角落的面皮蒸锅，打米
浆不易就用面浆代替，做底
垫、炝辣椒、调蒜水，虽是
一道简单吃食，却因步骤繁
多费时，前前后后忙活了两
个多小时才端上桌，迫不及
待招呼家人品尝，也算聊解
思念之情。

作家汪曾祺在《做饭》
里说自己偏爱逛菜市，“看
看那些碧绿生青、新鲜水灵
的 瓜 菜 ， 令 人 感 到 生 之 喜
悦”。街头的那些面皮店也
一样，每天看着它们开门营
业，随时可以前去食用，会
让人产生一种生活着的喜悦
和安稳。也像从前那些可以
每天外出买菜、到公园广场
健身、带孩子上街闲逛、与好
友小聚八卦的寻常日子，拥有
时并不觉得有多么美好，只是
到现在经历着全民抗疫的特殊
时光，感受到满街的清冷，才
发现那充满人间烟火味的琐碎
日常，是多么温暖而珍贵。

那天站在楼顶放风，一眼
望过去，只见对面山上红艳艳
一片，应该是南山的花开了
吧？往日这时节应是游人络绎
不绝，今年它们也只能寂寞地
开、寂寞地谢。但看到花开，
也算是触到实体的春天了。只
要春天到来，一切都会充满希
望。昨天看新闻，汉中已经下
发了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的通
告。想来不久后，病毒会败
退，勇士将回归，而我们这些
凡人，也将重新拥有平凡而亲
切的庸常日子。

等到那一天，一定要去好
好吃碗热面皮！

□ 初曰春

荣华街派出所有个“帅哥三人组”，成员
是小涂、小兰和小胡，他仨号称是所里的颜值
担当，回头率不亚于当红的流量明星。平日
里，三人偶尔会合起伙来搞些恶作剧，同事们
都一笑而过，毕竟这三个家伙是所里最年轻
的民警，一个单位需要有活力的新鲜血液。

派出所辖区是个狭长的梯形，面积很
小，在城市地图上，小到只有针尖那么大，
但这里却是众所周知的老城区。熟悉公安
业务的人知道，凡是这样的地界，治安情况
复杂，工作中会碰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这不，所有民警都在为疫情防控忙得
焦头烂额，派出所接到举报，说是有人在聚
众赌博。

他们直奔地质村。地质村是这一带有
名的城中村，坐地户多是中老年人，有点能
耐的年轻人都到别处置办房产了，反倒有
不少租户是外地来城市打工的，人员成分
较为复杂。

小涂盘算，那些租户可能都回家过年
了，不出意外的话，恐怕又是老吕头在犯
浑。老吕头还是小吕的时候，就是赌鬼加酒
鬼，上了年岁又跟儿女水火不容。

果不其然，所谓的赌局正是老吕头组织
的，四位老人正在打麻将，玩的是比较流行的

“晃晃”，赌资是烟卷，旁边还有几个围观者。
小涂和颜悦色地劝老人们回家，他不

敢声音太大，万一哪位老人身体不好，会惹
下乱子。谁知老吕头眼一瞪，跟他杠上了。

糟了，老吕头这是气不顺，明摆着要找
事儿啊。小涂对老吕头并不陌生，以往每隔
两三个月就会弄出点动静，属于那种大错
不犯小错不断的类型，仿佛是要在派出所
刷刷存在感。

老吕头对自己的评价是，属驴的，对别
人送的绰号“老驴头”不但不恼，还颇为得
意。总而言之，老人家是顺毛驴，爱听软话，
凡事得商量着来。

小胡刚毕业，还不摸底细，便笑嘻嘻地
上前劝说：大爷，不能聚众赌博。

老吕头可逮着了“把柄”，说去你大爷
的，你眼珠子是留着喘气儿的吗？哪只眼看
到我在赌博。

那您也不能把人聚到一起打牌。小胡
瞥了一眼桌上的烟卷。

老吕头当场翻脸：怎么着，哪条法律规
定不能打麻将。

小胡还是满脸笑，说政府公告看了吗，
电视、报纸，还有网络，都出过新闻。

我不识字，也看不起电视，更不懂得什
么蜘蛛网。老吕头开始耍赖。

小胡抬高了声调，说我这是为您好，您
一个老同志，怎么为老不尊呢。
老吕头嬉皮笑脸地说，好啊，你这就把我

抓起来，扔进大牢里，还省得我自己做饭了。
话音刚落，围观的那群老人也七嘴八

舌，数落起来。一直没吭声的小兰把小胡拽
到一边，让他保持沉默。小胡气呼呼地站在
一边，有劲使不上。

小涂不好再端着，继续装成熟，老人们
不买账。他恳求老吕头：论年龄您跟我爷爷
差不多，您就……

老吕头脖子一梗说，少在我面前装孙子。
这话特别刺耳，让人感到窝囊。小涂提

醒自己，必须保持冷静，科学而理智地处
置。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极力搜索可以参
照的案例。

他忽然意识到，任何执法都有特殊性，
没有教科书式的案例可供参考。他索性接
过老吕头的话茬儿，顺着老人的思路说，
行，只要您老看得上，我不用装孙子，可以
给您当孙子。

老吕头“扑哧”一声笑了。一看气氛有
些缓和，小兰马上赔笑脸，劝其他老人回
家。结果并不如意，所有老人都盯着老吕
头，好像老吕头是他们的指挥官。

小涂苦笑一声，开始给老吕头说好话。
他在心里安慰自己，老人不是故意在找茬
儿，老了老了脾气就会变得古怪，跟小孩子
一样任性。

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让小涂拥
有了良好的状态。他好话说了一箩筐，嘴皮
子快磨破了，才说服了老吕头。

临行之际，老吕头忽然发问：那事儿当真？
大爷，您有完没完啊？小胡不乐意了，

带着委屈的语气抱怨。
老吕头脸一沉：就知道是在骗人，说好

了喊爷爷。
小涂鼻子有些发酸，心想老吕头一辈

子不肯低头，搞成了孤家寡人，这是缺少关
爱啊。他冲老吕头喊了声“爷爷”，再一瞅，
老吕头的样子很滑稽，明明想笑却哭了。

□ 王 溱

因为新冠肺炎，专家、政府呼吁过年期
间待在家里尽量不要出门，这是对自己负
责，对家庭负责，更是对社会负责。

恰好赶上是春节，该回家的都回来了，
能团聚的都团聚了。这个年是亲人厮守时
间最长的一年，是同呼吸共命运刻骨铭心
的一年，当然也是最“痛心”的一年。有人染
上了新型冠状病毒，也有人因此撒手人寰。

街面静悄悄，静得空旷，静得叹息。青
岛五四广场、奥帆基地的璀璨灯光每晚准
时开放，姹紫嫣红，一派艳丽，没有观众，没
有喝彩声，但那闪亮的灯柱、耀眼的光彩似
乎在告诉大地，告诉世界，这个城市依旧充
满着顽强的生命力和蓬勃向上的朝气。

是的，宅在家里很“苦闷”，但这一切都
是为了需要，为了明天。跟病毒“捉迷藏”，
打“隐蔽战”，最终的目的是摆脱病毒，消灭
病毒。认识到这一点，相信绝大多数的人会
把苦闷变快乐。

但是我发现，屋外依旧有人。
下楼倒垃圾，看到小区的保洁员骑着

平板车戴着口罩从不远处缓缓而来。突然
想到，我们宅在家里的垃圾必须有人处理
掉。小区有七百多户人家，接近三千人每天
待在家里产生垃圾，是平时的一倍甚至几
倍多，如果不及时处理，成堆的垃圾不但气
味难闻，谁敢保证不酝酿出新的“病毒”？那
位保洁员跟我熟悉，一直在小区负责送运
垃圾，差不多有七八年了。逢年过节也都是
他在忙活，似乎没见他休息过。我曾问过
他，是哪里人？他说是临沂的，家里有老婆
孩子。这个春节看来他又没回去。我朝他招
手，他也作了回应，但停在那儿不动了。我
有些莫名其妙，却听到他在朝我喊道：快回
家吧，外面空气不好。哦，我明白了他是怕
走近跟我有接触，对我“不利”。毕竟他天天
在跟生活垃圾打交道。他不怕吗？这个简单
幼稚的问题无须回答。在回家的电梯里我
在想，什么时候都要有“牺牲者”和“奉献
者”，没有这样一些人，人们的生活肯定要

乱套。“非典”时期有，现在还有。尽管有些
人极为普通，平凡，但他们的精神却无比高
尚。

家里没有牛奶了，去超市担心人多，想
忍一忍但孩子小必须有牛奶喝。猛地想起
楼下有家小超市不知是否还营业？“全副武
装”出门，发现超市居然开着。进去发现物
品不少，顾客却除了自己别无他人。售货员
是位很年轻的姑娘，戴着口罩的脸上露出
一双明亮清澈的眼睛。还开着门，不怕吗？
我一边交钱一边随便问。想关，但老板说人
不能不吃不喝。关了总是给人带来不方便。
开着即便没生意，也给人希望。姑娘似乎挺
会说，深入一问，原来是位在校大学生，过
年没回家，原本打算利用寒假打工挣点零
花钱，不料碰上了可恨的新冠肺炎。“家里
人不担心吗？”“怎能不担心？注意保护会没
事的。再说，毕竟要有人站在这儿啊！”姑娘
倒是一副轻松、洒脱模样，笑着，指指头上
的线帽和身上的白色工作服。

后来在微信里得知，一些大商场，超

市，集贸市场仍旧照常营业，人们担心和需
要的蔬菜、米面、食品，供应充足，价格平
稳。这无形中消除了人们的担忧和恐惧，给
人莫大的宽慰，更加激起了人们同心协力
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而这一切都需要
有人来“站台”，需要有人离开温暖的小家，
走向社会，走向岗位。更不用说那些“明知
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援助湖北、武汉的
一批批医务人员了，他们家里也有父母，有
爱人，有孩子，但为了战胜疫情，为了大多
数人的健康、安全，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
踏上了“未知”的征途。这真是一些可爱又
可敬的人！

宅在家里感到温暖，也感到坦然和安
全。这是因为屋外有无数各个行业的人在
劳碌，在奔忙，是他们在为千千万万个家庭
保驾护航。

惊蛰已过，再过些天就是春分。不远的
一天，我们将重新呼吸着春天的新鲜空气，
大步行进在希望的田野和城市宽阔的大路
上！

□ 刘亚华

老陈今年五十多岁了，身体有些残
疾，干不了体力活，村主任为了让他脱贫
致富，号召他种艾草。艾草采叶后，由村主
任帮他收割后，卖到邻村的艾柱加工厂，
老陈没有其他经济收入，卖艾叶的钱，再
加上政府给的一点残疾人生活补贴款，一
个人省着点用还是无忧。

新冠肺炎蔓延，村主任组织捐款。老
陈从衣柜里摸着一个旧钱包，从里面掏出
五张纸币，这五百块钱，是他准备给自己
买床新被子的钱。被子用了好些年了，不
暖和，又厚，他听说有一种被子又软又轻
又暖和，想换一床。

“那种被子呀，盖着睡觉都会做美梦
的。”隔壁老王说，老王还夸张地说：“老陈
呀，你要是睡到了那种被子，估计身体的
病痛就会减轻很多。”

“真有那种被子？”老陈将信将疑。
“我可能骗你吗？我上次去城里妹妹

家，就盖的那种被子，听说是纯鹅绒的，这
鹅绒，是鹅的腹部的绒毛，比鸭绒还要好。”

老陈一听这个就动了心，决定无论如
何要买一床。

“武汉那么困难，大家都在捐款捐物，
我无论如何也要支持一下。”老陈自言自
语。他从钱包里摸出一百块，又摸出一百
块，从箱子里找出一块红布头包上，塞在

贴身衣袋里，戴上口罩，向村委会走去。
老陈进了村办公室，见到了村主任，

从口袋里拿出红布包：“大家都在献爱心，
我也捐点钱。”

村主任说，要你捐什么钱！
“大家的都收，你怎么就不收我的，你

是不是嫌少？”老陈急了。
见老陈执意要捐，村主任顿了顿，语

重心长地说：“老陈，你生活不容易，我们
怎么也不能收你的钱，一分都不能收。”

见村主任坚决不收，老陈只得怏怏地
回家了。

总该要捐点什么吧，不收钱，那我捐
点什么呢？老陈看着电视，突然灵机一动。

第二天一大早，他戴上口罩，抱着两
个大纸箱，出了门。

他走到村办公室，打开箱子，是满满
两大箱艾炷。他兴奋地对村主任说：“新闻
里说，艾炷能驱病毒，现在武汉各大医院
都用得着，这下该收了吧？”

“行！我替武汉人民感谢你。”村主任
看着这两箱特殊的捐赠，激动地说。

走在回家的路上，老陈的脸上，有初
春的阳光拂过。

“真好，总算捐了点东西出去了，艾灸
明年再做吧。”

这两大箱艾炷，是因为他种的艾草质
量好，年前艾叶厂老板奖励他的，老板让
他试试艾灸，说对身体好。

□ 铁 迟

疫情的到来让人始料未及，
猝不及防。需要的口罩难买，计
划要读的书还没来得及购置……
随着居家隔离日子的一再延长，
答应过些日子回老家探望母亲的
承诺落空。终于，新闻里出现个
别县际班车逐渐恢复的消息，我
顿时欣喜若狂，妻子也催促我赶
紧回去一趟。一大早去超市买了
蔬菜，从手机上买了火车票，决
定第二天出门。

母亲有一句口头语，懒人不
出门，出门天不晴。我是不是懒
人，我说了不算。昨天还是阳光
朗照，一睁眼望向窗外，地上湿
漉漉的，路灯光芒所及处雪花纷
纷而下。

候车室里空空荡荡，没几个
人。一眼扫过去，顶多三十来
个。九点三十八分的火车，九点
二十五就排队准备检票了。九点
三十检票上车，九点四十五了，
火车才慢腾腾地挪动了。

这是一趟慢车，陇西往返于
张家川。上午六点多陇西发车，
十一点零五分到达张家川，下午
一点五十四原路返回。票价很亲
民，清水二元，张家川四元。

三十来个人分散到五节车
厢，就好像往大海里撒了一把
盐，消失得无影无踪。车到清水
又下去了十来个，车上的人更少
了。

窗外白雪覆盖。树枝上，山
坡上，全披上了银装。只有铁轨
铁青着脸架着梯子引领火车爬向
更前方。

尽管晚发车十几分钟，但还
是准时到达了。因为是一条支
线，只有这一趟慢车，不需要给
其他车让路。由于疫情，银川到
成都的k1616停运，往年节假日
加开的平凉到兰州的快车也取消
了。

出站口的门关着，门的两边
各有一张桌子，坐着身穿防护服
戴着口罩护目镜的防疫人员。登
记乘客信息，查验车票、身份证
来源地及目的地。一人拿着测温
枪测量每一名乘客的体温。登记
很仔细很细致，身份证号码、家
庭住址、电话号码、来源地、目
的地、体温。如果是几次转车，
需要提供所有的车票进行登记。

半小时后，才走出出站口。
由于大雪，恢复两天的公交

停运了，于是只好打车回家。一
路上，车少，人更少，到处白茫
茫一片，只有每一个路口的蓝帐
篷和红标语格外醒目。

到村口，车不能进去，于是
只好下车步行了。

刚进家门，村文书迎了上
来，说是刚接到镇上电话，要登
记我的信息。

老家三面环山一水将绿绕，
偏居一隅，安静而祥和。雪过天
晴，远处银装素裹，村边流水潺
潺……

在家陪母亲说说话，帮忙做
一些家务，到村口转转。地广人
稀，没有外来人员，可以随意走
走转转。巷道里，女孩子玩游
戏。卫生室南面几个年轻人在打
篮球。

第二天下午，正在闲转，接
到一个陌生电话，说是让领消毒
液口罩之类。原来是我的信息由
镇上传给了村卫生室，村卫生室
要履行自己的防疫职责。

第三天坐7503返回天水。由
于复工文件的传达，坐车的人明
显多了。张家川有三十几人，到
清水站，又上来了将近一百人。
尽管人多，大多数人对号入座，
但一个个口罩戴得严严实实，连
两三岁的小孩也戴了，有些人甚
至戴了两层。有说话的，但很少
有抽烟的，更没有吃东西的。天
晴了，气温越来越高，薄薄的羽
绒服敞开拉链似乎也不起任何作
用。天热了。

准点到达，出站口遇到了
“麻烦”。

乘客站成一列，一次两人分
别站在红外线测温仪正前方的两
块红色脚垫上，接受测温。不时
有人被叫下来站在另一侧。心里
虽然有些忐忑，但仍很自信，在
家里测了36 . 2℃，前天在张家川
车站也是36 . 2℃。谁知刚一站上
去，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大手一
挥——— 你下来！我顿时蒙了，怎
么会呢？身边体温不过关的人越
来越多，我的心里紧张得要长毛
了。如果被隔离了怎么办，家里
的妻女，老家的母亲一大家
子……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夹
上了一支汞柱体温计。天气热，
毛衣，羽绒服，尽管热，但我仍
给自己打气，心静自然凉！结
果，还是没凉下去，五分钟后，
工作人员接过体温计，看了看
说，37 . 2。还是不行！怎么回
事，我整个人蒙圈了。

陆续有人复检通过，有人还
是不行。忙碌了一阵的工作人员
说，如果谁带了热水之类的说一
声，热水会影响检查结果的。

我这才恍然大悟，我的挎包
里满满一瓶开水，担心上厕所，
一路上还没喝呢。

气定神闲地将包取下放一
边，又一次站了上去，顺利通
过。

“毕竟要有人站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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